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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成败萧何》的悲剧品格及其审美价值
【摘要】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是一出独具个性的、具有严格
审美意义的悲剧，其开掘之深，分量之重，其立意之新，韵味之长，标志着我们舞台上
新编历史剧的悲剧品格及其价值已经提升到一个斯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成

败萧何》是矗立在新编历史剧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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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5日、6日，上海京剧院创

作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再次与观

众见面时，应好友单兄之约，我走进了逸夫

舞台。当我这个对京剧《成败萧何>一无所

知的观众翻开手中的说明书时，才知道这出

戏早在2004年就问世了，并先后获得过首

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第十届中国戏

剧节·优秀剧目奖、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新编历史剧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顿时，一抹孤陋寡闻的自愧感从心底

深处掠过⋯⋯

随着舞台上古琴那几分苍凉、几分幽怨、

又几分沉重的倾诉，我很快被剧中韩信与萧

何的命运所吸引，所震撼⋯⋯当沉重的宫门

在吞没韩信身影的瞬间，随着萧静云把佩剑

插入自己腹部时发出的生命呐喊，一种庆幸

便把之前残留在心中的自愧感完全覆盖：因

为这出<成败萧何>是我所看过的新编历史

剧中最沉重的一出悲剧，是一出独具个性的、

具有严格审美意义的悲剧，其开掘之深，其

分量之重，其立意之新，其韵味之长，标志

着我们舞台上新编历史剧的悲剧品格及其价

值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成败萧何>是矗立在新编历史剧

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成败萧何>的悲剧品格及其价值，是

由剧中人物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相交织而

构成的。<成败萧何>通过韩信与萧何这两

个人物命运所蕴含的不同的悲剧内涵，从而

使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具有了双重叠加的审

美意味，给观众留下了广阔的、多层次的回

味与思考的空问。

《成败萧何》中的韩信与性格悲尉

在《成败萧何>中，悲剧的第一个层面，

同时也是悲剧的主体，来自韩信，来自韩信

的人物性格——即来自韩信对人生的潇洒坦

荡与自由自在的追求和这种追求被更强大的

皇权的否定，这种否定导致了韩信的毁灭。

剧中，韩信虽然毁灭了，但这种毁灭留给观

众的不仅仅是悲痛与惋惜，在更深的层面，

留给观众的是心灵的震撼，是对人性的反思

与自省。韩信生命的毁灭所迸发的理性光辉，

是《成败萧何》的基本意义和基本价值所在，

同时也是《成败萧何》艺术生命永恒的源泉。

剧中韩信的性格，既是《成败萧何》情

节构成的主体，同时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原

动力。韩信性格中所具有的这种推动剧情发

展的原动力，从剧的开场到结尾，始终在主

导的层面贯穿于剧的整个结构之中。

在剧的第一节——《设宴·祭剑》中，(文
中对剧中各节所注的小标题为笔者所加)剧

一开场，就为韩信的性格设置了第一个危机
在刘邦款待群臣的宴会上，韩信因远从楚地

赶来而迟到，吕雉便以貌似询问的角度而发

难：

吕雉：陛下赐宴群臣．为何不见丞相萧

何、楚王韩信?

内侍：禀娘娘，楚王韩信迟迟未到，萧

丞相去宫门外迎候了。

刘邦：哦?朕今日诚心设宴酬谢。客

人竟姗姗未到，这谱儿也忒大点儿了吧!哈

吕雉：想是陛下夺了韩信帅印，贬为楚

王．他心怀⋯⋯

吕雉与刘邦之间关于韩信赴宴迟到的对

话，虽然在刘邦的言语中具有某种调侃的意

味，但从吕雉的角度已经明确的暗示了存在

于君臣之间信任危机的深刻度。

紧接着，就在朝宴开始之际，樊哙上报

西楚败将钟离昧逃至楚都下邳一带，刘邦令

韩信立即返回楚地捉拿钟离昧，萧何则建议

宴会后再返回，韩信与吕雉便由此而引发了

争执。面对吕雉的步步追遣，韩信不仅没有

为首是瞻，而是针锋相对地指责吕雉： “娘

娘何必管得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体

制中，一般而言，后宫是不能过问朝政的。

韩信的这一句指责，以一种刚直不阿的秉性，

直指吕雉的软肋处——从剧本设置的这第一

个冲突中可以看出，韩信尽管面对皇权，却

没有一般臣僚在皇权面前常有的奴颜媚骨，

而是以本性的刚直与率性直言不讳，而正是

韩信性格中的这种率性与刚直，直接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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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与韩信命运的突转——刘邦随即将庆贺

盛宴转为警示韩信、也警示群臣的祭剑仪典：

萧何：圣旨下——芒山斩蛇起叉，神剑

开国定邦。今。奉剑为护汉镇国之宝。凡悖

君叛逆、动摇大汉国本者，无论功过大小，

凭“斩蛇剑”杀无赦。

祭剑仪典的设置，在剧本的结构中是极

为重要的一笔，它既为后来的冲突升级埋下

了伏笔，也暗示了韩信与刘邦、吕雉之间矛

盾的终极走向。

剧的第二节——<赠简-送别》虽然没

有设置更多的矛盾与冲突，但剧情依然紧紧

的围绕着韩信的性格而展开铺陈。面对即将

远去的韩信，饱经世故的萧何谆谆嘱咐：

萧何：如今江山一统。再也勿须冲锋陷

阵。你那大将军的性儿也要改一改了。

韩信：适才朝堂之上，她⋯⋯

萧何：楚王，当年奇耻大辱尚且能忍。

为何如今你就忍耐不得?

韩信：若说忍耐。世人不知韩信。难道

相爷你也不知?想当年陛

下他贬我齐王，夺我帅印，累累负我韩

信．我是俱都忍下。可如今韩信只想自由自

在、活它个病痛快快!

作为韩信对萧何规劝的回答： “韩信只

想自由自在、活它个痛痛快快!“既是韩信

的人生信念，也是韩信的人格追求。就剧本

的角度而言，这是作者给韩信设置的性格基

调，韩信在剧中的悲剧走向及其结局，都因

这种性格基调所奠定的信念与追求而碰撞，

而引发。

剧的第四节一<演阵·自刎)，是韩
信在剧中的第一个情节高潮，同时，也是韩

信性格悲剧得以凸显的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在这一节中，通过叫阵比剑而惺惺相惜

的韩信收留了被定为朝廷钦犯的钟离昧，面

对萧何“按大汉律典窝藏钦犯者，满门抄斩，

夷灭三族!”的迫逼，与韩信意气相投的钟

离昧用自己的生命回报了韩信的知遇之恩：

钟离昧本已是家国俱丧．

蒙将军施大义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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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庆幸三月来真性狂放，

度过了一生中快活时光。

为钟离怎能够害将军命丧。

献头颅酬知己我一力承当!

钟离昧为了不让韩信因收留自己而受

到牵连毅然地选择了自刎，钟离昧的这个选

择从一个侧面映衬了韩信人格与性情的普世

价值——因真性狂放而得到快活时光——同

时，也因此更坚定了韩信的人生信念与追求。

钟离昧自刎后韩信为钟离昧戴孝而引发

的风波，为韩信这个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萧何：楚王．圣上即刻就到，你还需亲

手献上钟离头颅，以免杀身之祸!

你若执意不献。岂不是枉送他一条性

命!

此时的韩信，为了自己的信念与追求，

为了朋友的义气与人格，早已将生死置之度

外，在韩信的价值取向中，对信、对义的坚守，

是高过自己生命的，因此，韩信掷地有声的

告诉萧何：

献头颅保性命你把楚王看贱，

陛下他要杀要剐我决不喊冤!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义——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安身立命

必具的价值取向，在韩信的行动中得到了生

动、形象的演绎与注释。剧中，不论是韩信

还是钟离昧，都在用他们的行动实证着“士

为知己者死”这句警世格言在现实中的意义

和价值，其言词之慷慨，其性格之刚烈，无

处不在触及今人的神经与灵魂。韩信在对待

钟离昧的情与义和自己生命之间的价值选

择，充分显示了韩信人格所具有的分量与魅

力，也因此，把韩信这个人物的形象推向了

一个高峰。

韩信为了坚持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取

向而无视萧何的警告，所以当刘邦到来时，

韩信既没有向刘邦献上钟离昧的人头，也没

有解下头上的孝巾，并向刘邦坦言头缠白巾

是为故友钟离昧戴孝致哀，刘邦因此而大怒：

嘟!堂堂大汉楚王。竞为朝廷钦犯吊孝

致哀，难道你也不要这项上的人头了么!

面对刘邦的喝斥与警告，韩信依然初衷

不改，视死如归：

臣蒙陛下圣恩拜为大将以来，便提着这

颗项上头颅。替陛下打江

山，夺社稷。如今江山一统，陛下不惜

臣这人头，臣又何惜!

在这一节中，钟离昧的命运犹如～块试

金石，生动地映射出萧何、刘邦、钟离昧、

韩信不同的人格追求与价值取向。

面对不屈的韩信和群臣的担保，作为政

治家的刘邦态度陡然突转，以“赐还人头，

厚葬钟离”结束了这次君臣之间的争端。但

这只是浅层的表象，在更深的层面，这次君

臣之间和解的潜在意义则是刘邦对韩信从此

多了一层隔阂，多了一种防范：从剧本结构

的角度讲，则是为后来的悲剧结局奠定了一

个坚实的基础。

剧的第七节——<回宫·受死>，是剧

情矛盾冲突的高潮处，也是(成败萧何》性

格悲剧发展的顶峰。在剧中，当萧何追上韩

信并告知韩信，此来的目的，是“奉皇后懿旨，

召韩信长乐宫受死!”时，面对即将到来的

死亡，面对有意造反的萧静云，韩信语重心

长的回顾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人格追求：

当年冒死收留钟离，只为怜『阈落魄英雄；
装病抗旨，只为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如今，

又怎忍拔剑再战。祸及天下苍生⋯⋯

此时，在萧何、韩信的眼前，闪现出长平、

彭城、垓下三次恶战导致百万将士的阵亡和

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涂炭，就剧中提供的特定

环境来说，本来可以有着更多选择余地的韩

信，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自我，并以此

作为彻底解脱的途径。韩信的这种选择与追

求，在剧的最后一段唱词中显得格外的洒脱，

格外的沉重，既令人同情，也令人深思：

韩信功成图自在。

何必等到身躯老朽再葬埋。

似闪电一刹横空去。

裹风挟雨到泉台。

再不用屈心箝口听摆布，

再不用人前马后学卖乖。

此时，在韩信的信念里，即将到来的死

亡，不但不是悲剧，相反的具有值得向往的

喜剧价值：因为从此以后，韩信的志向，韩

信的人格，韩信的情感，韩信的追求，都不

再违心地接受外来势力的控制，而是可以随

心所欲的拥有自我。从第二节的： “只想自

由自在、活它个痛痛快快!”到第四节的“献

头颅保性命你把楚王看贱，陛下他要杀要剐

我决不喊冤!”再到第七节的“再不用屈心

箝口听摆布，再不用人前马后学卖乖”，这

种本性的追求，这种良心的回归，这种真我

的获得，这种非我的抛弃，贯穿着韩信短暂

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一生。剧中韩信的这种

对真性情的追求，对这种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不论是对千年前的萧何、刘邦，还是对今天

的我们，都是值得效法的楷模，都是难以企

及的高境界。

<成败萧何)中的韩信，将以他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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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永驻在中国戏剧长廊的前端。

《成败萧何》中的萧何与命运悲尉

如果说在<成败萧何>中，性格悲剧主

要体现在对韩信这个人物的塑造上，那么剧

中的命运悲剧则以萧何为主要载体。

剧中的萧何，相对韩信而言，性格要复

杂许多。如果我们把剧中的韩信与刘邦、吕

雉视为两种相对的势力，那么萧何则是处在

这两种势力的胶合地带。剧中的刘邦、吕雉

虽然也是单个的人，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

客观上代表了历史的走向与发展趋势的国家

最高权力机构，从而决定了他们与韩信之间

在人格、人性层面的对立最终必胜的结局。

处在对立双方中间地带的萧何，既要维系双

方的利益，又要保全自己的生存权益，这种

典型环境的设置为萧何这个形象的塑造提供

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在剧的第三节<征剿·拦驾》中，充分

的展示了萧何对大汉江山的忠心和为了江山

的稳固而在刘邦与韩信之间充满了智慧的协

调能力。

剧中，当刘邦得知韩信收留了钦犯钟离

昧的消息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吕雉“韩信可

立国亦可覆国”的提醒，内侍“韩信他终日

操兵演阵，研习兵书，出行仪仗，声势威严，

百姓们直把楚王当作汉皇”的禀奏，促使刘

邦果断传召：

各路王侯随驾征剿韩信，务必斩杀朝廷

钦犯钟离昧!

得知风云突变的萧何，他深知韩信不会

谋反，同时，他更不愿意看到自相残杀的局

面发生，为此，萧何冒死拦阻刘邦的御驾，

并以对时局、军力的分析劝告刘邦不要贸然

出兵，从而造成逼迫韩信开战的万险局面。

萧何的理性分析让一时冲动的刘邦冷静了下

来，就在刘邦为难于“联已颁下特诏，无法

更改”的尴尬时，作者赋予萧何“重新宣诏”

的这一精彩之笔，让萧何这个人物闪现出一

种智慧的光辉：

萧何：陛下特诏⋯⋯特诏无需更改，只

需重新宣诏。

刘邦：重新宣诏?

萧何：只要将“各路王侯随驾征剿韩信，

务必斩杀朝廷钦犯钟离昧”改为“各路王侯

随驾征剿，韩信务必斩杀朝廷钦犯钟离昧”。

陛下以为如何?

一场即将爆发的兵灾，一场眼看就要发

生的君臣对决，瞬间在萧何的智慧中化为乌

有，一场充满悲剧色彩的冲突，也因此转换

为带有些许喜剧色彩的结局，智慧萧何的形

象通过这一生动的情节得到了精彩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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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授计·生变>、第六节<入宫

·密谋》和第七节《心迹·永诀》是展现萧

何命运悲剧的重点环节，也是《成败萧何>

的危机逐步升级直至最后爆发的精彩演绎。

在这个突变因素不断出现而导致戏剧张力不

断喷发的过程中，一个新鲜的萧何，一个复

杂的萧何，一个让人几分同情又几分感叹的

萧何，给我们的戏剧舞台留下了一个具有高

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

在第五节《授计·生变》中，本无意会

见韩信的萧何，迫于女儿萧静云善意的谎言

不得不与韩信见面时，就在韩信因与萧何政

见不同发生争执而率性即将离去之际，萧何

“你我今晚一别，只怕相逢就⋯⋯”这～句

没有说完的人生感叹，便立即使这一对忘年

知己的心又紧紧的贴在了一起：

萧何：圣上将“斩蛇剑”留与皇后，已

是杀机昭然。皇后一旦动手，老夫不是与她

为敌，就是与你为敌。与她为敌。便是与朝

廷为敌，老夫不敢；与你为敌。就是与自己

为敌，老夫何堪!

两难的处境，两难的选择，凸显的是萧

何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内心的多面与复杂，但

残酷的现实却逼得萧何必须在两难之间做出

选择。

就在韩信终于接受萧何的劝告答应隐迹

山野以避祸端之时，突然传来皇后懿旨，令

萧何即刻进宫。深暗宫廷权谋的萧何顿时预

感懿旨后面必定凶多吉少，于是当机立断让

女儿萧静云立即护送韩信出城，以防生变。

此时萧何所作的选择，完全以自己的良心为

准绳，不论从人情，从国事，还是家事，此

时的萧何都站在韩信一边。

第六节《八宫·密谋》，是萧何这个人

物的性格发生突变的关键环节，也是萧何这

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最为丰满、悲剧价值开掘

得最深的一节。

进宫后的萧何，在与吕雉交锋的第～阶

段，萧何并没有屈从于吕雉的高压，对吕雉

展示的揭发韩信假造圣旨、勾结禁卫、买通

囚犯、谋杀太子的密告，逐一进行了有力的

驳斥，并直言挑明了吕雉的阴暗心机：

哦、哦、哦，我明白了：不论韩信反与

不反．你是篮除之而后快!

此时的萧何，并没有因吕雉吕对自己身

家性命的威胁而放弃自己的选择，放弃自己

坚守的真相高地，而是坦言的劝慰吕雉：

臣也知，韩信张狂不服管。

须念他，出生入死，衷心侍汉，赫赫战功。

现如今，居傲三分也当然。

皇后啊，娘娘啊!

你幔举刀，且思量，江山万里天地宽，

何必要赶尽杀绝叫天下人心寒。你问心

可安!

此时的萧何，就国事而论，是直谏的忠

臣；就家事而言，是朋友的知己，其人格、

人品，都值得推崇与张扬。

面对如此耿直的萧何，吕雉不得不转变

了策略，她向萧何陈述了对未来时局的看法

后，对萧何进行了最后的摊牌：

如今圣上既有杀他之心，本宫决不能坐

失良机!

尽管如此，萧何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

点与立场，因为此时萧何的良心依旧，人格

依旧。

就在这时，侍卫上报“韩信携一女子，

深夜出城”的消息便成为吕雉除却韩信的理

由与转机，她不理睬萧何的解释，立即下令：

只．取韩信首级者，本宫赏赐万金!

丞相，难道你真要为了韩信，舍弃圣上、

舍弃大汉江山吗?

面对吕雉毫不退让的追逼，面对吕雉、

刘邦所代表的大汉江山，

萧何迫不得已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老臣愿助娘娘!

萧何对吕雉的屈从，导致了对峙天平陡

然的倾斜：就剧情而言，对垒双方前景不明

的格局瞬间被改变：就萧何这个人物的形象

而言，之前耿直、机智、义气的形象就此被

增添了一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的“贪生

怕死”与“卖友求荣”——如果我们以钟离

昧不愿连累韩信而自刎和韩信为钟离昧戴孝

在刘邦面前对自己项上人头的不可惜为参照

——也因此，萧何这个人物的性格从单一进

而复杂，其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更加丰

富与深刻。

第七节(心迹·永诀》是剧的高潮处，

同时也是对萧何这个人物复杂丰富的性格的

点睛之笔。

当萧何追上韩信与萧静云时，三人各怀

心思，伫立凝望：

萧何：奉皇后懿旨。召韩信长乐宫受死!

这句不是那么显眼、如果稍不留意就容

易被忽略的台词，是作者慎密思维的精到之

笔，对萧何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具有

重大的意义。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句台词对

萧何这个人物的作用与意义，是因为在第六

节中，萧何在答应听从吕雉的安排之前，吕

雉告诫萧何： “你既知必起大乱，何不出马

诓韩信进宫，秘密处置。”在这里，吕雉要

萧何“诓韩信进宫”，然后再“秘密处置”。

但在第七节，当萧何面对韩信时，则明确的

告诉韩信： “奉皇后懿旨，召韩信长乐宫受

死!”也就是说，萧何在吕雉面前虽然答应

。诓韩信进宫”，但当萧何追上韩信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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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谎言“诓韩信”，而是把真相如实的

告诉韩信。萧何把“诓韩信进宫”的幕后和

盘托出，从另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给韩信留

下了一个思考与选择的空间——毕竟此时韩

信还没有在吕雉控制的范围内，“进宫受死”

并不是韩信面临的唯一选择，其时，萧静云

毫不畏惧的“爹爹既然不愿杀韩将军，不如

一起反了当今!”的慷慨陈词便是证明。这

个细节在剧中虽然只是一句台词，却从一个

侧面深刻的表现了萧何虽然在势力划分中倒

向了吕雉一边，但在人格、人品上并没有因

此而与吕雉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君子的光

明磊落，从而展现了萧何与吕雉之间在人格、

人品上的巨大差异。

剧的最后，当韩信坦然的接受了萧何宣

告的皇后懿旨而告别萧何时，萧何面对限前

如此顶天立地的汉子，从心里发出了最后的

忏悔：

萧何：将军——请受大汉江山一拜；请
受天下苍生一拜；韩将军，萧何的良心尚有

一拜呀!

萧何的这第三拜，给萧何这个人物的悲

剧命运画上了一个让人回味，让人深思，也

让人几分崇敬的句号。这一拜至少表明，萧

何虽然作为韩信的对立面,idiN了吕雉一边，

在执行着吕雉的谋杀计划，但这种选择并不

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出于一种高压下的被迫，

出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同时，

这一拜也表达了将永驻于萧何内心的忏悔与

不安。

萧何的形象，因此而丰富、而复杂、而

饱满、而具有独特的个性。

《成败萧何》中的刘邦与悲尉的关联

《成败萧何》中韩信、萧何的悲剧人生、

悲剧命运之所以如此的触动人心，如此的发

人深省，与剧中构成悲剧生成主体的刘邦、

吕雉的成功塑造密切相关。在前面对韩信、

萧何的悲剧人生、悲剧命运进行梳理的同时，

已经对刘邦、吕雉在剧中的作用及人物的塑

造进行-j-}目应的表述。如果没有剧中刘邦、

吕雉的成功塑造，也就不可能有韩信与萧何

如此感人的艺术效果，因为悲剧制造者和悲

剧承受者作为对立的双方，都是相互依存并

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剧中对刘邦、吕雉与韩信、

萧何的塑造相比较而言，作为引发悲剧生成

的势力主体——在刘邦和吕雉的人物塑造
上，似平还有一些可斟酌的空间，尽管这些

似乎可以斟酌的空间属于细枝末节。

比如：第五节<授计·生变>中，当刘

邦对韩信称病而不能随驾平叛之举产生怀疑

与戒备时，刘邦与吕雉之间相当精彩的对话

不但深刻的揭示了一代帝王的权谋与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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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语言的运用与一个帝王的身份也十分吻

合：

刘邦：皇后，此番留你监国，定要慎之

又慎哪!

(唱)多忧寒⋯⋯

吕雉：多忧韩?

刘邦：(唱)少轻信⋯⋯

吕雉；少轻信?

刘邦：(唱)你当断则断该杀就杀。

吕雉：⋯⋯陛下是说?

刘邦：奉剑如奉诏，面剑如面君!

刘邦：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吕雉：系铃人⋯⋯

在这段对话的场景中只有刘邦与吕雉两

人，就环境而言，应该是绝密的，但尽管如此，

刘邦还是采用了隐喻和同音代指的方式向吕

雉暗示对韩信的处置方式——“奉剑如奉诏，

面剑如面君”——与方法——“解铃还须系

铃人。”在这个环节中，可以说每一句话都

显示了刘邦与吕雉作为政治家在在玩弄权谋

时所具有的那种警觉、谨慎与细心。这一段

隐喻的运用，从一种特殊的角度，生动、传神、

细腻地刻画了刘邦与吕雉的人物性格及其个

性特点。

可接下来当刘邦望着吕雉离去的背影

时，却自言自语：

为君者误杀功臣．动摇人心国本哪!

就剧本的情节结构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

而言，刘邦用隐喻的方式向吕雉交待了处置

韩信的方式与方法，这是刘邦从“祭剑”以

来对韩信积怨的一次总爆发，如何处置韩信，

刘邦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但剧中的刘邦刚

给吕雉交待了处置韩信的方式，随即又自我

担心此举是“误杀功臣”，这个细节，不论

从人物性格而言，从情节结构而言，似乎都

缺乏相应的逻辑支持。

而就在此时，一个内侍突然出现在刘邦

身边，接过刘邦的话题：

女流之辈万一误判，不过被人骂一句头

发长，见识短罢了!

刘邦指着内侍：

你——太有才啦!

之后，便是刘邦与内侍之间的会心一笑。

这个情节的出现，这段对话的安排，其

用意大概是为了赚取剧场笑声而有意为之。

如果这种主观的推理可以成立，那么作者的

预期在现实中得到了回报：在演出中，观众

因“你——太有才啦!”这句台词而发出了

笑声。不过观众的笑声不是因为剧情的可笑，

也不是因为剧中人物行为的可笑，而是因为

赵本山与宋丹丹演出的小品(策划>中“你

太有才了。这句当下时髦的流行语竟然会在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出现。笑声中，

大概有对宋丹丹和赵本山的致敬，也大概有

对两千年的人物竟然说出了今天时髦流行语

感到的怪异，不过，这些笑声应该说与剧中

的情节、剧中的人物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我不知道那些因此而发出笑声的观众在笑过

之后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思考与回味，我只

觉得<成败萧何>为此付出了得失并不对等

的代价——这些笑声虽然让沉重的氛围得到

了短暂的调节，但却有损剧情的有机连接，

有损人物的性格贯穿，有损剧的整体艺术风

格。

又如：在第一节中，当朝宴开始时，吕

雉手捧酒杯启奏：

陛下，臣妾恭敬一盏：天下纷争，今归

一统，我等苦尽甘苦来，封侯拜相，身沐皇恩，

全仗陛下神威!

之后，当韩信附和众位大臣再一次重复：

“是啊，全仗陛下神威l”时，刘邦回答的

则是一句：

屁话!

就剧中此时的规定情景而言，不论从哪

个角度似乎都难以找到与这句粗话生发关联

的由头，因此，这句粗话便或多或少地给人

一种突兀、一种故意、一种非角色话语的感

觉。

再如第三节(征剿·拦驾》中，萧何对

刘邦贸然发兵征剿韩信而将产生的可怕后果

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后，就在刘邦为眼下的窘

境而无解时，萧何以重新宣诏化解了眼下的

危机。就剧中的规定情景而言，此时的环境，

此时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剧中刘邦却一

脸喜气、同时在语言上把之前的韵白改为京

白夸奖萧何：

他奶奶地．姜还是老的辣。

这种粗俗的京白语言在此时的出现大概

是为了给之前沉闷压抑的环境增添一点喜剧

的味道，但在更多的程度上给刘邦这个多心

机、够计谋的帝王形象抹上的却是一笔近平

滑稽小丑的色彩。因为剧中的刘邦虽然出身

市井平民，但在推翻秦暴政的征战过程中，

全方位的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才干到用

人处世，从谋略到治国安邦，此时的刘邦已

经、而且应该完成了从平民到帝王的蜕变，

当《成败萧何》演出的帷幕拉开时，刘邦早

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市井小人，而是大汉朝的

开国皇帝。

结束语

2010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艺术节上，<成败萧何>获得了文华大奖，

这个中国戏剧最高奖项的获得，是对<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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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的肯定，是对<成败萧何)悲剧价值

的肯定，是对剧中人物悲剧命运的肯定，同

时也是对悲剧创作意识的肯定。这种肯定，

显示了当下文化环境的胸怀，也显示了戏剧

舞台的自尊、自强与自信。毕竟在我们的舞

台上，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精品，特别

是像《成败萧何》这样远离急功近利的诱惑，

远离牵强附会的攀附，以自己深刻的思考，

独立的创见，对～些具有永恒意义和普世价

值的美学领域进行探索的作品是少而又少

的，也正因为如此，《成败萧何>才显得特

别的可贵。

仅以上述文字，对(成败萧何>表示致

敬!

对《成败萧何)的策划者、创作者表示

致敬!

翰佟著销魏’”。。V4辑””。”“”、“8”。4镶

刘斯鸯。《电影评介》常务副主编，研究员。”

著有《生存与美的探隶》、《生存与美的再

探求》、《电影与人生》i种艾集。论文曾

多次获得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国文联文艺谬

论奖．中困‘I!围威戏曲沦文奖、贵州省艺展

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研究方向：艺j

莎零论：纛。。。瘩越础。。。渤‰曲貔；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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